


《大明后宫之六朝纪事》

第二册 龙凤情殇

前缘

她，八岁时就以美貌名闻天下。

他，出生之际就手捧玉圭是圣祖钦定的国之储君。

一个预言，让她从小密养大内。

她，梨窝浅笑如新荷照水。

他，俊秀卓绝似云中蛟龙。

她与他在紫禁城中相遇，

从此便情根深种，两小无猜。

七年后，一旨皇命，鸳梦破碎。

她被迫离宫隐身于道观之中，

而他则违心另娶她人。

命中注定的龙凤情缘偏遭多劫。

前路渺渺，仰望苍穹，策马朱门。

大明后宫内，

她和他将如何成就这段真实记载于史册中的旷古帝后之奇恋。

第一卷 重九登高看孤雁

第一章 凝恨春漏短

若微静静地站在窗前，凝神远眺，脸上神情不似紫烟那般望眼欲穿，也

没有湘汀的黯然落寞。

离宫的时辰一点儿一点儿近了，瞻基还没有回来。

瞻基会回来吗？

雨水落在廊子里，一滴一滴，滴滴都如此晶莹，仿佛她心底的泪珠儿。

院中柳树上初生的枝条在细雨中显得朦朦胧胧，烟雾缥缈，就如同她的一双

美目，好似秋波一般。此时，她是悲还是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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螓首娥眉，巧笑倩兮。

是，她脸上渐渐浮起的竟是淡淡的笑容。

瞻基，昨夜的你，如同寂寞空庭里皎洁的满月，闪烁着温润的光泽，说

不出的旖旎温柔，温暖着那颗已然碎了的心。

今晨，当你离去的时候，我其实是醒着的。你匆匆离去，一心只想为我

去争取那所谓的名分，却没有看到我为你努力绽放的最后的笑容。因为我知

道，没用的，真情总被无情误，也许在这珠楼玉宇之中，最不该有的，就是

真情。

若微长叹一声，伸手将窗子关上，她环视室内，这住了七年的静雅轩，

如今，也要别离了。

“姑娘，再等等吧！”紫烟带着声声悲啼，上前几步，轻轻挽住若微的

手。

若微摇了摇头，唇边始终带着那抹悠远淡然的微笑：“去把我的琵琶取

来！”

紫烟眼睛里闪着点点泪光，走至西墙下，取下那琵琶，递到若微怀里。

怀抱琵琶，玉指轻抚，一曲《梅花三弄》信手而弹。

一弄梅花花未开，两小无嫌猜。二弄梅花花正红，玉宇琼楼、朱门宫阙

之中留下几多情？三弄梅花花已落，独自享寂寞。转眼又是杨柳青，何不打

开家门迎春风？

没有哀怨惆怅，凄楚缠绵，旋律中少了一丝幽雅，却多了一缕柔韧，

推、拉、吟、揉之间使流淌出来的曲音委婉柔美，正是“弦弦掩抑声声思”，

闻者莫不动容。

然而她玉指稍一停歇，转瞬再起时，已然换作《阳关三叠》。

曲音突变，激昂悦耳，力透苍穹，越过小小的静雅轩，传到很远很远。

“姑娘！”湘汀立在门口，面上表情有些不忍，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说吧！”此时的若微，如同天山上的雪莲，又像皑皑白雪中独幽的红

梅，孤傲出尘中极致的美，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寒意，冷浸浸得让人有些畏

惧。无喜无悲的神情中，掩藏住自己心底真正的悲喜，原本纯真而脆弱的内

心，被硬生生地裹了一层铠甲，为自己强披一件黑色的外衣，包裹住全部的

怯懦与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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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她，在湘汀眼中是如此的陌生，十五岁的少女仿佛一夜之间历经

沧桑，还未盛开却忽地早早凋零了，这样的她，只会让人更加心疼。

湘汀低垂着头，不敢去看她的神色，因为不忍，声音微弱得如同蚊蚁：

“太子妃差慧珠送来汤药一碗。”

若微的手突然一歇，曲音戛然而止。

“汤药？”若微一双秀眉微微蹙起，心底暗暗发寒，而面上依旧不动，

“既是太子妃差人送来的，就端进来吧！”

“是！”湘汀的声音中带着哭腔，强忍着匆匆退下，不多时，太子妃身边

的大宫女慧珠手捧托盘缓缓入内，托盘里盛的是罩着盖碗的青花瓷汤盅，那

盖碗上还封着一道黄纸。

慧珠进了门，抬眼一看，面前的若微，脸上薄施粉黛，一身浅绿色的裙

装。头上斜簪一朵白芙蓉，除此之外只插一支碧玉七宝玲珑簪，虽然有些憔

悴，却依旧娇媚可爱，让人看了不免暗叹上天造物之神奇。

若微看着那汤盅，忽地幽幽地吸了口气。

慧珠微微颔首：“若微姑娘，这是太子妃特意赐给你的，再三叮嘱姑娘

一定要服下。娘娘说了，姑娘精通岐黄之术，所以自然明白娘娘的苦心。”

慧珠心中不免胆寒，都说太子妃大度贤惠，端庄厚道。可是没承想一遇到事

情，却是如此心狠。虽然如今是自己的妹子做了皇太孙妃。可是对于若微，

从情感上慧珠还是难免会有些怜惜之情。谁能想得到呢？昨天的大婚之夜，

皇太孙没有与妹子洞房，反而与若微暗结连理。原本得到消息之后，慧珠还

担心太子妃会出面奏请皇上，索性让若微进了皇太孙府，纳为侧妃或者侍

妾。

想不到太子妃得到消息以后，三言两语几句话点中厉害，便让皇太孙恨

恨而归。又吩咐人准备了这碗汤药，如此，才算真的了结后患。

只是，这样对若微，未免也太难堪了，她会从吗？慧珠将托盘举起，低

垂下了头。

“这是什么？”丫头紫烟不同湘汀，虽然都是一同服侍若微的侍女，但她

是与若微从小一道长大、情同姐妹的家生丫头，见此情景，立即大惊失色，

拔腿就往外跑。

“紫烟，回来！”若微冷冷地喊道，因为她知道，紫烟此时要去求助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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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皇太孙，朱瞻基。只是如今这一切，他定是无能为力，否则，又怎会

眼睁睁地看着事尽于此呢。

若微上前几步，伸手悄悄掀开盖碗，凑在近前，稍稍一闻，心中便全然

明白。

麝香、红花。

宫里的老把戏了。

若微知道，在皇宫中，妃子得皇上宠幸之后能否有孕，首先取决于皇

上，皇上说留，便可留，皇上说不留，便有当值太监在妃子的股间、脐上等

穴位上轻轻一戳，于是龙液尽出，就无从受孕。而这只是第一关，接下来，

要看皇后和得宠的主子，想让你生，便能安安稳稳地生下来，如果不想让你

生，那宫里有太多的“凉药”与“阴招”让你不中。

没有想到，原本昨夜的缠绵，只是对昔日青梅之恋的一种纪念，不是抗

争，更不是要挟，可是在她们的眼里，原来是如此不堪，唯恐自己会借此另

图机会。

罢，罢，罢。若微一阵冷笑。

那笑声，即使是在宫中见过太多风雨的慧珠都有些胆寒。

若微举起碗来，一饮而尽。

唇边还残留着一抹猩红色的汤汁，就那样保持着完美的弧度，对着那空

碗盈盈一拜：“若微谢过太子妃，谢过慧珠姐姐！”

慧珠愣了，看着她镇定自若的神色、明媚如春的笑容，慧珠疑心自己眼

花了，可是她又偷偷瞧了一眼，若微眼中居然漾着一股邪佞，再看那笑容，

也变得有些轻狂不羁，在宫中阅人无数的她，突然觉得身子微微颤抖，有些

发冷。

立即躬身说道：“奴婢这就回去复命！”

“慧珠姐姐，忘了向你道贺！”若微娇俏的声音自身后响起，如同一个魔

咒。

慧珠惊慌失措，难道她知道，这一切，她都知道？

仿佛逃离一般，匆匆出了静雅轩。

慧珠手抚胸口，喃喃低语：“感谢老天，这样的女子，还不满十五，多

亏被送出宫去，若是留在皇太孙身边，妹妹善祥还真未必是她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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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慧珠有些惊慌的神色，若微笑了，笑得酣畅淋漓，只是眼中分明有

泪花闪过，如梨花带雨一般，楚楚可怜。

倚门相望，这才知道，真的再也等不到那个心中的人。

若微呢喃着：“紫烟，我想家了，你呢？”

“姑娘！”紫烟从身后抱住她娇小的身子，再也抑制不住哭了起来。

太子宫太子妃寝殿。

太子妃歪倚在贵妃榻上，用手轻轻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头痛，而心似乎更痛。

若微，你会怪我吗？

太子妃摇了摇头，要怪只能怪你和瞻基昨夜做下那样的荒唐事。原本，

你们还有三分希望，可如今，此事若传到圣上耳中，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我赐你一碗红花，只是小恁大戒，堵了悠悠众口，也平息了所有人的恨

与怒，我的苦心，你能谅解吗？

“娘娘！”慧珠从殿外走了进来，从楠木雕花的衣架上取下一件披风，轻

轻搭在太子妃的身上：“春寒最是袭人，当心受了风！”

太子妃欠起身子，抬眼看着她的神情：“她，喝了？”

“喝了！”慧珠点了点头。

“可说了什么？”太子妃索性坐起身。

慧珠又从旁边的圈椅上拿起一个靠枕垫在太子妃身后，这才说道：“只

说，谢过太子妃！”

太子妃眉头微拧，心中苦笑：“谢我？该是恨我才是！”

“慧珠，善祥那里，你还要去安抚一下。就说昨夜让她受委屈了，皇太

孙性子直，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让她多担待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

心。只要她大度一些，贤良一些，皇太孙会明白的！”太子妃语气和缓，看

着慧珠细细叮嘱，说完又重新靠在榻上，仿佛乏了一般闭上眼睛不再言语。

“是，太子妃请放心，妹妹不是小性之人，这道理她自是明白的。”慧珠

为她拉好披风，这才轻手轻脚地退了下去。

辰时三刻，若微带着紫烟与湘汀，手里挽着包袱，跟在一个管事太监的

身后，走在高高红墙下长长的甬道上，一步一步，连绵不绝，只叫人心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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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哀凄，就这样，默默不语，深深垂首，一直走到皇宫的南角门。

宫门外是一辆马车，早早已经候在此处。

管事太监送到此处，给守门的侍卫递了腰牌，又与赶车的荣公公交代了

几句，这才说道：“若微姑娘，咱家就送到此处的，荣公公会送你们到栖霞

山，到了那儿，自有管事的嬷嬷照应着，咱家就先回去了！”

“谢谢公公！”若微冲着他深深地行了一个福礼。

迎我入宫之人今何在？而送我出宫之人，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哎，姑娘保重吧！”管事的太监转过身，又重新走回宫中。

谁说宫内没有平白无故的善心，只要没有厉害冲突，也会有发自内心的

怜惜与同情。

若微心中思绪万千，只是此时唯有故作镇定，她最后看了一眼这富丽华

美的宫城，看着湘汀不由嫣然一笑：“湘汀姐姐，你原本就是宫里的自可以

留下。若是跟着我，以后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

湘汀摇了摇头：“湘汀只知道跟在姑娘身边这七年是湘汀最舒心的七

年。以后跟在姑娘身边，也许日子清苦，但绝不会受气，也不用费脑子算计

这个、防范那个，所以湘汀愿意跟在姑娘身边！”

若微紧紧抿着唇，嘴角微微有些抽搐，入宫七年，一切梦想均成虚幻，

如今只换来一个义仆。正在欷歔之时，迎着骄阳见两人匆匆赶了过来。

那一刻，若微分明有些恍惚了，阳光中那个跑在最前面的影子会是瞻基

吗？

她瞪大了眼睛，踮起脚尖，翘首以盼。

然而，气喘吁吁奔过来的正是胖胖身子、圆圆笑脸的二皇孙朱瞻墉，而

他身后跟着的则是瞻基的近侍太监小善子。

瞻墉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锦盒，见到若微立即塞到她的手里：“这是皇

兄给你的，他说你看了就会明白！”

若微拿在手中，目光久久凝视着那个盒子，却不忙着打开。

谁也猜不透她在想什么，瞻墉在旁催促着：“你快打开看看呀！”

若微迟疑着，手指微微轻颤，这才打开。

目之所及，盒中放着一枚红灿灿的枣子，还有一只小小的乌龟。

眼泪如决堤之水，瞬间便倾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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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

“若微！”

湘汀、紫烟与瞻墉和小善子都看呆了。

若微止了泪，走到马车边上，解开其中一个包袱，从里面翻来捡去，找

出一块帕子，又拿了只红蜡烛，拔下其中的烛芯，用帕子包着那只没了烛芯

的红烛，递到瞻墉手中：“这个，帮我转呈殿下！”

说完她就转头跑开，跳上马车躲到车厢里不再出来。

瞻墉挠了挠头，云山雾罩的表情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

湘汀与紫烟冲着瞻墉深深地行了一个福礼，也随后上了马车。

小善子悄悄给赶车的太监塞了一包银子，低声说道：“荣公公，这若微

姑娘可就麻烦您多照应了！”

荣公公满面笑容：“回去转告皇太孙，咱家明白轻重。况且临行前马总

管也都交代了，万岁爷有话，若微姑娘虽然是出了宫，在栖霞山上清修，可

是吃穿用度并不清减，前些日子还专门派了嬷嬷前去照应，殿下尽可放心！”

小善子频频点头。

朱瞻墉此时才缓过神来，忙又冲着车里喊着：“若微，到了那儿，若缺

什么、短什么，尽管差人来找我，一定给你置办全了，还有，要是有人欺负

你，也要告诉我！”

“瞧二皇孙说的，哪能呢！”湘汀探出头来，冲着瞻墉与小善子挥了挥

手。

“驾！”荣公公一挥鞭，马儿扬蹄，车轮阵阵，终是离去。

第二章 闲庭花影移

朱棣躺在乾清宫东暖阁的炕上，半眯着眼睛，听着总管太监马云的汇

报。

“一粒红枣，一只小龟？”朱棣凝神静气想了一会，突然一拍大腿，轻哼

道：“早归，早归？这脚还没迈出宫门口，就开始盼着她早归了？瞻基这孩

子的心也太痴了！”

马云微微发怔，站在一旁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

偷偷抬眼打量着天子，心想，明明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小鸳鸯，您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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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奇想，横空弄出这么一个神来之笔，谁受得了？

“你刚才说，那丫头回赠了些什么？”朱棣兴致大起，突然问道。

“是用帕子包了一支红蜡，还有，那蜡烛是拔去烛芯的！”马云细细搜寻

着记忆，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帕子？红蜡，还拔去烛芯，这是何意？”朱棣莫名其妙。

而马云就更是云里雾里，不明所以然。

正在他们费尽心思，慢慢揣测的时候。

皇太孙朱瞻基手里拿着那块帕子，看着那只去了芯的红烛，心如刀绞，

面色凄然。一方素帕寄心知，丝谐“思”，横也相思，竖也相思，一缕情思，

几番惆怅，只有灵巧如若微才会用这种方式诉说自己的情谊。

而红烛，一则寓为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说自从离别，夜夜悲泣，思念

之痛绵而不绝。

二则，她竟会拔去烛芯，没有了烛芯的蜡，就是说她的生命里从此不再

有光和亮，也不再有温暖和热情。

因为，她的心丢了。

丢在哪里？

若微，你的心丢在哪里？

这样生死相随的她，这样生死相守的情，问世上能有哪一个男子可以不

为之动容！这是她的才情，更是她的痴情！

若微，那烛芯，我定帮你寻回来。

俊秀无比的英眉轻轻挑起，一双深邃的星眸像水晶一样明亮澄澈，然而

却缺少了往日的熠熠光泽，眼中仿佛如迷雾笼罩一般，转瞬间，便泛起柔柔

的涟漪，高挺的鼻梁，带着好看的弧度，而此时却为他添了一抹孤寂。

清冷如南岭之孤松独立，冷俏似天山之寒冰崩泻。

“殿下，有件事……紫烟让奴才偷偷告诉殿下！”小善子侧立一旁，缩头

缩脑，欲言又止。

“说！”瞻基眼眸微闪，连忙追问。

小善子悄悄上前几步，附在朱瞻基耳边低语片刻。

“什么？”朱瞻基剑眉高挑，一脸冷帅，霎时散发出一股邪魅的笑意，声

声哀恸，“红花，母妃居然让若微喝红花！”

008



朱瞻基心中激愤难平，立即冲了出去。

“殿下。殿下！”小善子苦苦地在后面追着：“殿下可是去找太子妃理

论，如果那样，小善子可就没命了！”

朱瞻基顿时停下脚步，神情转瞬即变，低喝了道：“备马！去演武场。”

策马狂奔，飞身射箭，大汗淋漓，痛快极了。

瞻基一阵仰天大笑，年轻英俊的脸上，是从未有过的轻狂而张扬的笑，

只是这笑，在正午的阳光下，分明有些邪魅，这丝丝笑意，是强大自信、睥

睨天下，还是狂妄不羁、藐视一切的张狂？

朱瞻基心里十分明白，这一次自己婚事的变故，如同经历了一场不见硝

烟的战斗，这一仗，他输了。

输给谁？

他不知道。

他能赢吗？

以前，他没有想过，但是现在，他想明白了。他想赢，他要赢，此战还

没有结束，他已经想到了反败为胜的办法。

栖霞山下，马车突然驻足停下，赶车的荣公公一掀车帘说道：“若微姑

娘，前面的路不好走，可要坐稳了！”

若微探出头向外望去满山葱翠，想到心中的烦闷正无处排解，于是说

道：“我们下车，步行上山即可！”

“也好，这样午时之前，就在山顶的三元观汇合！”荣公放下脚凳，湘汀

与紫烟下了马车，又伸手将若微扶了下来。

于是，领着湘汀与紫烟，若微三人拾阶而上缓缓而行。不禁回想当年，

也是在这儿栖霞山上，自己和瞻基、瞻墉兄弟以及咸宁公主踏青出游同爬此

山，往事历历在目，而如今同样是阳春时节，却物是人非，想想更是心中难

过不已。

所有的怨恨都化作一腔力气，铆足了劲向上爬去。不多时便来到栖霞寺

外，驻足在大殿前听着钟声阵阵，若微不由止步。

“姑娘，要穿过栖霞寺，过了千佛岩，上至山顶，才到三云观！”湘汀在

旁边代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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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微淡然一笑。

紫烟上前几步，轻轻拉过她的手：“姑娘，那年你在这儿许下的愿，如

今看来是不灵的。”

若微扭头盯上紫烟的眼：“你错了，这愿很灵。”

“姑娘！”紫烟心中不免惊讶。

若微心中涌起淡淡的苦涩，是啊，众人皆以为当日在这儿她求的是自己

和瞻基的姻缘，可是当初她却以为姻缘天定，她与瞻基心心相印，婚事只是

时间而已，定不会风波迭起突生变故的。所以当日她求的是父母康泰，家宅

平安。如今，怎能说菩萨不灵呢？要怪只能怪自己没求。

于是，对着巍峨庄严的山门，若微双手合十，虔诚无比地伏身下跪，这

一次，是为父母还是为自己，又有谁知呢？

穿过寺院就是千佛岩，千佛岩就是在在一块两三丈高的大石头上，镶嵌

着一千个大大小小的佛窟。有些佛窟恢弘精美，法相安详肃穆，只消驻足看

上一会儿，便会心神宁静，烦恼尽消。

这栖霞山果真是个好地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既来之，则安之，若

微搜寻着脑中所有此类的句子和典故安慰着自己。

经过千佛岩，在一片葱绿中闪出一条小径。

“姑娘你看，顺着这小径上去，就是三元观！”紫烟眼尖，一眼望去，口

里便喊了出来。

若微抬眼望着，远远地看见那古朴清幽、掩映在青山叠翠中的道观，又

回眸向山下一瞥，心中豁然开朗。在山脚下时仰看这栖霞山，景色虽美却山

路蜿蜒，有些险峻。如果因为畏惧陡峭而放弃攀登，又怎么能看这山上的美

景。过了山腰之后这路更加难走，很多人便中途折返，于是他们也只看到山

腰处的景致。不往上攀，又怎会看到这掩藏在幽深之处的一条小径其实是如

此平坦而寂静，仿佛是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引着你登上主峰去看那里最美的

景致。

这一切在山脚下、在半山腰，都是令人无从体会的。若微忽然便明白了

一个道理，不要放弃、不要退缩，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出路和希望其实也

许就在脚下。

于是，她心情大好，脸上立即笑逐颜开，脚下生风，似乎是一路小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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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山顶。

“姑娘，姑娘等等我们！”紫烟与湘汀对视一眼，均有些莫名其妙。紫烟

心中暗想，姑娘这是怎么了？前一刻还是凄风苦雨的，而转瞬间就云开雾

散，明朗如初。湘汀则面露喜色，暗暗祈祷，感谢这灵秀的栖霞山安抚了她

的委屈也化解了她的悲苦。

于是她们两人的心情也明朗起来，紧紧跟在若微的身后快步如飞向山顶

攀去。

三元观三面青山环抱，前通小径后靠溪冈。数十株槐柳绿如烟，一两塘

池水清照影。实在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处，也真乃道家清修之佳境。

置身其中，还真能感觉到几分仙气。

若微三人走至观门口，早有一名中年妇人，带着两名清秀的道童，连同

荣公公在门口相迎。

“若微姑娘，这是宫里的老人桂嬷嬷，以后衣食起居就由她打点照应，

这三元观乃是皇家道观，规矩甚多，姑娘安心住下，桂嬷嬷会慢慢教你的！”

荣公公态度和蔼，说完，便领着两个小道童去车上搬着箱笼与包袱。

桂嬷嬷五旬左右，肤色微暗，此时还是一身宫内服饰的打扮，她上下打

量了一眼若微，面上看不出是何情绪，只说道：“姑娘先随老奴进去吧！”

若微与紫烟、湘汀跟随她步入观内。进入观门才发现这三元道观别有洞

天。过了门楼，是两座讲经说法的殿堂，后边才是居住的殿阁，两侧各有厢

房。几处院子，住房共有数十间。而不远处，顺山势而建，在这山间、水上

还有凉亭数座，小桥几处。

若微等人跟在桂嬷嬷后面，一直走到最后一所院子，穿过西厢房后面的

月亮门，进入一处小跨院，里面是三间正房，三面围墙，院内有一株老槐

树，还有一小片翠竹，显得格外幽僻。

“姑娘，这就是清心院，姑娘以后就处在此处，老奴就在前面殿里的西

边耳房，有事再唤我！”桂嬷嬷推开房门，微微一颔首就径自出了小院，向

前边走去。

进入房中，才发现这房子仿佛好久都没有住人了，室内有些潮湿，窗棂

上还有些隐隐的霉斑。

桌案、茶几、书架与床榻，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房角处挂着密密的

011



蛛网，若是换作上山之前，见到这样的情景，若微肯定难过得又要落泪，而

此时她不动声色，挽起袖子捡起一把扫帚，踩着凳子就开始扫房。

湘汀怔了一下，立即说道：“紫烟，去给姑娘扶着，我到外面打水，咱

们好好收拾一下！”

“这房子，还能收拾得出来吗？”紫烟嘟囔着，“就是咱们孙府的下人房

也比这儿要好多了！”

若微听了，不由笑道：“如今，咱们就是下人！”嘴上说着，手里却并

不怠慢，从墙角到墙面，细细地扫着，对着那一扫帚就勾下来的蜘蛛网，若

微口里还念念有词，“对不起了，蛛兄，因为本姑娘要住进来，所以得请您

挪挪屋了！”

她说得有趣，惹得紫烟与湘汀面露笑颜，解去不少烦忧。

扫墙、擦拭门窗、家具，又拆下床幢上的帐子，清洗干净后晾在小院之

中，足足忙到日落西山，三间小屋才焕然一新。

若微双手叉腰，站在屋内审视着一切仿佛十分满意，看了看同样是满面

尘垢的湘汀与紫烟，她突然开口说道：“紫烟，湘汀，我有个主意，这房子

正中是厅，两边各是两间卧房，不如咱们把两边屋里的床摆在一室，三人同

住可好？”

紫烟掩唇而笑，指着若微说道：“姑娘是害怕了？这山上到了晚上风声

鹤唳、树影婆娑，又不像宫里，外面有守夜的侍卫与公公往来巡视，所以才

让我们陪的？”

若微瞪了她一眼：“死丫头，真不识好人心，因为山上夜晚阴冷，咱们

三人同处一室，既可解闷，又积了热气，我是为了你们好！”

“好好好！”湘汀立即打着圆场，“姑娘怎么说，就怎么好！”

于是三人齐动手将西边房里的床榻移到东里间，两张床相对而放，又打

开箱笼取出锦被、枕头铺盖起来，此时才觉得小屋有些温馨之感。

“所以有人说过，有了床才有家，这床上布置好了，屋里立即舒适了许

多！”若微倚在门上，仿佛有些累了，刚刚忙的时候不觉怎样，而如今，稍

一停歇，就觉得心口隐隐作痛。

“姑娘，可是累了？”湘汀最是心细，眼眸一扫，看到若微神情不似刚才

那般明朗，立即有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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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是饿了！”若微呵呵一笑，三人这才想起这一整天因为心事重

重，到现在还都未进食。

正在此时，院内响起一阵脚步声，回首一看，正是桂嬷嬷领着一个小童

手提食盒走了过来。

“桂嬷嬷，饭堂在哪里，下次湘汀去取就是，何劳嬷嬷走这一趟？”湘汀

立即满面堆笑，走上前去，接过她手中的食盒放在正中的黑漆圆桌上。而紫

烟也伶俐地上前，在凳上用手中帕子轻轻一掸：“嬷嬷请坐！”说着，便扶

着桂嬷嬷坐下。

桂嬷嬷四下里一打量，小屋内已焕然一新，而面前三人都是满面浮尘，

鬓发蓬乱，不由口中轻叹：“几位姑娘受苦了，只是这观中自有观中的规

矩，凡是起居饮食，均要自己动手，这儿也没有什么主仆之分，每日辰时钟

起，先去大殿听经，早课结束，方可入饭堂用餐。这一日三餐虽有厨子烹

制，但也要轮流前去帮忙，今儿姑娘们第一天来，所以老奴才差人给你们送

过来。”

若微连连点头。

桂嬷嬷又说：“这山上处处是林木，所以最是怕火，各殿各院均不许私

自烧火，只在前边有一处火房，烧水、做饭均在此处。只是一切也要自己动

手，一会儿吃过饭，老奴会让人给你们提几桶热水来，好好清洗一下身子，

明日一早再带你们去见观主，玉华真人！”

“玉华真人？”若微心中默默叨念，心想这又是何许人也？

“你们先用饭吧！”桂嬷嬷站起身，抬眼往东里间一看，只见两张床榻摆

在了一处，心中不免微微一颤，虽暗自叹息却又不能在面上流露出来，只带

着小童走了出去。

“姑娘，快吃饭吧！”湘汀打开食盒，将里面的饭菜端了出来一一放在桌

上，紫烟望了一眼：“天哪，都是青菜豆腐！”

若微坐在桌前，拿起筷子，夹起一箸青菜放在碗中，狼吞虎咽地吃着碗

中的饭，湘汀与紫烟对视一眼，也都不再言语，默默低头吃饭。

吃完饭，紫烟收拾碗筷，湘汀拿出一个烛台，点燃一支白蜡，插在上

面，若微站在窗前，眼神儿幽幽地望着院中的那棵古槐，眉头微皱，细细思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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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那唐时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在感业寺时，是不是也像她今日的心境一般

呢。如果与她一样，倒也好了，怕的是如玄宗时期的寿王妃杨玉环一样，最

终太真娘子变身为大唐贵妃，如果是那样，这条路倒真的没有必要走下去

了。

第三章 谁解女儿愁

泡在散发在原木清香味道的浴桶中，又让湘汀从前边火房里要了些生

姜，切成片放在桶中，一边用手轻轻按着全身各处的经络穴位，一时间气血

通畅、温暖舒适。

把头靠在桶边，几乎要昏昏睡去，然而脑子却清醒极了。

朱棣不是唐明皇，北部边境，残元的蠢蠢欲动，朝堂上的暗流奔涌，如

今的永乐朝更不能与物华富足的开元盛世相比，所以，今日他对自己的安

排，一定是另有深意，不会只是单纯地为了拆散自己和瞻基。

可是，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若微想不透，她索性将身子一缩，屏住呼吸，慢慢把头沉入水中。

而提着一桶热水推开房门的紫烟，看到的是木桶上，那四散漂起的黑色

秀发，和沉入水中若微那如玉的胴体，立即吓得大叫一声：“小姐，小姐，

你不能想不开呀，你不能丢下紫烟一个人去呀！”

听到呼喊的湘汀也从厅里匆匆推门而入。

两人奔至桶边，伸手合力将若微的头托出水面，只见若微口吐一道水

柱，笑嘻嘻地看着她俩：“干什么？我还要再泡一会呢！”

“小姐，好端端的，怎么这样吓人！”紫烟气得直跺脚，站在一旁抹起了

眼泪。

这回湘汀也不帮若微了，两腮鼓鼓的，紧绷着脸，也不说话，只是用力

抬起热水桶，又往浴桶内注了进去。

“啊，好烫！湘汀，你要给鸡煺毛吗？”若微煞有介事地叫了起来。

一句话，说得湘汀和紫烟又都笑了。

三个人先后洗完澡，收拾了东里间，这才又回到西屋里。躺在床上，若

微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刚一闭眼似乎就看到瞻基倚在床头一双俊目紧紧

盯着自己，温润的手轻拂着她的脸颊，声声腻人地低唤：“若微、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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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边分明还是他今早的誓言与情话，身上似乎还留着他昨夜的气息，可

是如今，他在哪儿呢？是不是搂着娇妻、美妾，把酒弄琴，好不快活。

不是，不是。

若微翻了个身，用手狠狠在大腿上掐了一把：“不许你这样污蔑瞻基，

瞻基不是，瞻基也不会那样！”

一滴清泪滑落枕上，无声无息，女儿愁思有谁解？

相思难枕眠，别恨苦依依。

横也丝，竖也丝，

原来鲛绡惹千愁；

去是忧，来是忧，

相顾唯有在梦中。

只是清风不入梦，披衣坐起独望月。

天刚刚蒙蒙亮，湘汀睁开眼向对面床上一扫，却发现那床榻之上整整齐

齐，仿佛从来无人睡过一般，立即捅了捅身边的紫烟：“紫烟，快醒醒，姑

娘呢？”

紫烟睁开眼睛，立即呆住了。

两人立即穿上衣服，急匆匆向屋外奔去，只见若微正从门外走来，两只

手用力抬着一桶热水，见她们出来，立即喊着：“快来帮帮我，往日都是你

们照料我，今儿我去打水，侍候你们洗漱！”

“姑娘，姑娘这是做什么？”紫烟嘴里埋怨着，可这腿却立即跑了过去，

接过若微手中的热水桶。

若微双手叉腰，气喘吁吁：“我想好了，既来之，则安之，如今小院里

没有厨房，用水和吃饭都不方便，现在还好，可是等到入了秋，天凉之后就

太难过了。所以我要想法子，把这小院改造一番，让咱们住得舒服些，还要

找些正经事情来做才好！”

“姑娘！”湘汀诧异连连，难不成你还真铁了心要在此处住下？

若微摆了摆手催促道：“快去洗漱，换好衣服咱们还得去前边见那个什

么玉华真人，听听她给咱们讲些什么真经？”

“是！”两人相视之下，只有从命。

收拾妥当之后，三人这才走出小院来到前边的西厢房，找到桂嬷嬷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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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着来到一所殿阁的外面。

“玉华真人，若微姑娘来了！”桂嬷嬷毕恭毕敬，那态度分明像是在皇宫

之中，在东西六宫宫门外，等候主位娘娘的召见一般。

不是说这道观正是化外之地，众人皆讲平等吗？

一个小童跑了出来，手中浮尘一抖：“真人请你们进去！”

于是，跟在桂嬷嬷身后，若微与湘汀、紫烟走入殿内。

一进门，就愣住了。

这屋子不大，一明一暗，外厅内堂。

厅中无甚摆设，桌椅几案，书隔棋桌，简朴陈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

尘不染。

而目光往内堂一扫，却发现风格突变，这屋内的摆设极是幽雅，东墙边

摆着一台古琴，窗下有案桌一张，上面文房四宝俱全，北边则是一张绣榻，

芙蓉帐深深垂着。

看着房间布置不似道房，很像是一位才女的闺房。

正在愣神之间，从里面走出一位女道士，洁白的道袍，衣长至膝，腰系

石绿丝绦。乌黑的长发端庄地束在发顶，一根玉簪绾住秀发，梳成了一个高

髻。

清丽其容，端庄其品，正是美人迟暮，看起来有一种超脱世俗、宝相庄

严的美。她的目光投在若微的身上，由上及下，细细打量。

桂嬷嬷施了一个万福礼，口里说道：“玉华真人，这就是若微姑娘！”

她点了点头，声音有些缥缈，冷峭峭的眼睛紧盯着若微，说不出是喜欢

还是讨厌，只开口问道：“刚从宫里来到这观中，定是有诸般不适吧？”

若微微一颔首，展颜说道：“适与不适，皆在一念中，云中过雁悲，山

高离愁散！”

“哦？”玉华真人眉头微拧，一双美目紧紧盯着若微，看她小小年纪如此

镇定，遭此变故，却能淡定豁达，反而有几狐疑，于是想开口相试：“只是

过雁吗？过雁还可盼得年年归，而你，还能回去吗？”

此人是谁？看那样子与气度还有这内堂中摆设的精致程度，实在不像是

普通的女道士，况且这里又是皇家观观，她究竟是谁呢？她仿佛对自己的事

情一清二楚，若微一时想不清，索性也不去费心猜度，依旧照直回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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